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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军：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记者 王婧 见习记者 朱一诺 通讯员 尹饰源

上世纪80年代末，一首《黄土高坡》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
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
歌”。

那时候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
苍茫、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我那个时候还是东北的一名学生。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出头的我
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工科。

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高潮。1992年，88
岁的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重要的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的精神，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一时期，年轻人的创业热血也被一次次点燃。

我记得，当时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创立了巨人，以一张汉卡，在中
国IT界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也“不务正业”地创办了一所计算机培训机构，用进口半导体零
部件组装并销售计算机，空闲时常往返于哈尔滨与中关村，卖点产品。

就这样，一年下来也能赚个几十万元，不仅使用上了时髦的大哥
大，也开上了小轿车，大学生活过得滋润而有面儿。

虽然尝到了创业甜头，但渐渐地，一连串的问号让我困惑：为什
么这些重要的芯片和零部件只能依赖进口？日本、美国等国家是怎样
制造出这些高端产品的？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

1994年前后，“留学热”日渐升温，我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后，获得
了留学日本再次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便放弃国内的工作机会，走
出国门，同时给自己定下了目标，那就是去学习世界一流产品的制造技
术，有一天一定要回来。

和每一位孤身在外的留学生一样，读博的日子催人老。那时候，我
几乎每天凌晨两点半才能结束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为攻克技术难题，更
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至于有一次因为熬夜时间过长而眼睛充血，
看到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色。

有人笑说，“科研穷三代，读博毁一生”，在我看来，搞研究的日子
虽然辛苦，但当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在累积，技术的难题有突破，
尤其是心中的“疑问”离答案越来越近时，是极为满足的。

其间，我取得广岛大学的研究生博士学位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
跨国公司工作，从研发工程师起步，做到电子材料部门的日本生产基
地总执行官，并在2003年担任电子材料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在这家
全球知名的公司里，我积累了许多经验，也精进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转眼间，10年过去了，我最想念的还是东北的饺子。和朋友们聚会
时，我拉着手风琴最喜欢唱的歌，还是《我爱你，中国》。

2004年，我遇到了我在哈工大上学时的班主任潘杰，他当时也在
从事电子材料领域的研究，我们聊到芯片溅射靶材项目时，相谈甚
欢。与潘杰老师的相遇，为我“做饼”的秧苗浇了水，施了肥。

当时，芯片行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日本人和美国人手中。中国在半
导体材料领域的滞后局面，让我深感痛心。我心里清楚，如果不打破日
美在金属材料领域的垄断格局，中国就会失去战略优势，从而受制于人。

其实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我就暗下决心要尽快回
国。当听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
运会主办城市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光荣与
梦想。

2005年的夏天，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毅然辞去跨国公司电子材料
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的职务，带着20个集装箱和1个散货船的设备回到
中国，与2名海归博士和6名日籍员工一同在余姚市创立了宁波江丰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开始“做饼”。

江丰电子坐落在姚江之畔，而我恰恰又姓姚，这或许是一种缘分。
刚回国时，我们遇到了无数困难。企业缺乏起步资金，甚至连厂

房也没有着落。此时，多亏了余姚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帮助。
前期的问题搞定后，我更是充满了干劲。当初那个满脑子“产业

报国”的我，热血地把公司的创业理念确立为：填补国内空白，把完全
依赖进口、中国从未生产过的集成电路用溅射靶材制造出来，并实现产
业化，让靶材“溅射”出“中国制造”的光芒。

为了让靶材的光芒发亮，2005年年底，我揣着第一块国产靶材，
登门拜访全球各大企业，仅仅为求得一次被试用的机会。然而，由于靶
材是芯片制造的关键材料，任何一个芯片制造公司都不愿冒险尝试，以
至于许多国际大公司一听说产品是中国制造的，连试用的机会都不给。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8年1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公司月销售额
急降到8万元，而公司每个月还要支出数百万元的研发、生产费用。我记
得，那年冬天，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我自己更是债台高筑，欠款高达上
千万元。我和江丰都在经历至暗时刻。

几家跨国公司相继找上门来，提出收购意向，一家日本公司甚至
把签好字的收购合同放在我面前。我还是断然拒绝了，因为从决定回国
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振兴中国集成电路的伟大事业，要耐得住寂
寞，更不能怕挫折，我们的目标在远方。

即便是在窘困到工资都发不出去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也没有放
弃和撤退的念头

那年春节后，我冒着大雪，独自一人开着车，穿行在四明大地上
到处借钱。借钱岂是那么容易的，有一次又是空手而归的时候，我停下
车，站在四明山的商量岗上，望着洁白而寂寥的天地，心中五味杂陈，
但是心里那个坚定的念头却无比清晰：江丰一定会挺过去的！

这个信念支撑着我，在奔波了三天三夜后，终于借到了最要紧的
一笔钱。

最幸运的是，在翻越艰险的途上，我不是一个人在扛着。不管面
对什么样的困境和挫折，公司的研发一刻也没停，团队的核心成员一个
也没离开，甚至他们还提出要放弃年终奖，令我大为动容。

所以，我常说江丰电子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和大家的坚持。

熬过苦难，便是新生。
艰难度过金融危机后，我们公司终于慢慢走出低谷，国际公司也

从最初的怀疑，到同意试用，再到最后主动上门求订单。公司产品开始
大量出口日本、欧洲、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400万元、
2000万元、4000万元……公司销售额成倍增长，一步步接近盈亏平衡
点。

2011年3月，江丰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机——由于日本关东地区发
生大地震，日本主要的半导体工厂、靶材工厂停产。急需靶材的国际公
司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增加订单，员工日夜加班，仍供不应求。我们深
知，这是一场挑战，更是一次大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由于缺少
流动资金，公司没法扩大生产，幸好关键时刻我们再次获得了余姚市政
府的支持，得到了4000万元流动资金的贷款。

2014年，经历了风浪，迈过了坎儿后，我们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
了超高纯钛，结束了中国需要依赖进口超高纯钛才能生产溅射靶材的历
史。

如今，江丰电子的产品已经打入了世界主流市场，产品的销售覆
盖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全球有超过
百家芯片厂正在使用江丰电子的靶材。

半导体作为国之重器，需要我辈有志之士不忘初“芯”，砥砺前
行。振兴芯片产业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坚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对芯片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2017年6月15日，当上市钟声敲响的时候，江丰人都知道，这是
一个新起点，我对大家说：“江丰人，集合了！我们要再次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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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军今年写下一段话：这是中国最好的时
代，也是每一个中国人迎来精彩的芳华时代。新
时代，属于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属于每一
个为了梦想而打拼的中国人。

从2005年亲手种下一颗创业的种子，到去年成
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再到今年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
重大贡献奖，姚力军和他的江丰电子历经了初创者的
筚路蓝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芳华”时代。

作为一名新甬商，姚力军接过“宁波帮”的
接力棒，成了宁波的“引才大使”。

据不完全统计，姚力军已累计为余姚引进了
91名高层次人才，在当地形成了靶材及其超高纯
金属材料的整条产业链，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亮点。

这些企业将来会跟新生的树苗一样，扎根在
宁波这片创业实干的热土中，享受着政策服务的
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就像姚力军经常说的：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今年春节，他还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下：新时

代，属于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属于每一个
为了梦想而打拼的中国人！2018，我们选择深爱
这个时代，深爱这个国家，深爱所从事的事业。
2018，我们选择深信时代的进步，深信梦想的力！

“我深信只有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才能
实现自身价值。放小小我，成就大我。燃烧自
己，点亮星空。哪有什么优秀，不过是更专注，
更勤奋，更热爱。”姚力军说，所谓伟大，不过是
简单，正直，目光远大，坚韧不拔。

记者手记
“何为牵绊？”“岁

月，江河，不离去。”
“可否具体？”“人

世，初心，始依旧。”
“可否再具体？”姚

力军：“梦想召唤，实业
报国。”

2005年夏天，比往
年来得更热一些。随着
第29届奥运会的主题口
号“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的公布，姚力
军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在走下飞机舷梯的
那一刻，姚力军的眼睛
湿润了，心中一直回响
着 一 首 歌 ——《我 爱
你，中国》，“再也不用
在梦中拥抱你了，我回
来了！”

他回来后，扎根宁
波，以技术为矛打破国
外垄断。他做了一个很
大的“饼”，这个饼叫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
用溅射靶材”，而高纯度
溅射靶材更是芯片制作
的利器。

如今，站在改革开
放 40 周年的时间节点
上，疾步如飞的姚力军
带领着江丰电子追赶着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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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姚力军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8-2018


